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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歡發勰蠡轟髯
天，昨夭已是永遠難追的逼去了。而明

天，叉在前方相待。歲月，就在這不斷

推移，不斷流失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中

堆積。明日不可知，昨目不可追，人生

可以掌握的，其實只有今巳呵，然則，

又有多少人真正試圖掌握了?以台己來

說吧，不就疌是在“等明天”中，j巴，今、

、β_，
轡

天”蹉跎了?明夭!明天叉如何呢?當

“明天”成羲“冷沃”，不也蹉跎如故

，而把希望寄向下一個“明夭”!

不管人如何蹉跎，歲月可是不饒人

的，一晃，十年了，如果，早在十年前

奮發讀書，如今，不知如何飽學了，又

豈會在驀然回首之際，徒然後悔蹉嘆!

“少年不努力，疌大徒傷悲。”

張惠言想著，嘆口氠;這句託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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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所有的讀書人，在啟蒙時便耳熟能詳

，知有那一f固少年，能真正領悟?坴1能

有所感慨，有所領．;吾時，總都到了“徒

傷悲”的“疌大”之際。到盲己領悟了

，急著去警惕下一代少年，怕他們重蹈

覆轍，知也在他們狂傲、台負的臉上，

看到昔日台己那不以為意，乃至不耐的

神情!人，總是後知後覺的，人，總是

不斷重複輪更著前人已然經歷的錯誤的

!人，總是到一切都太遲時，才悔悟昔

臼如何任前輩“言者諄諄”，而“聽者

藐藐”如故的!

幾度花開‘徑，後度葦落楓江，-

年年束風催放嫩蕊，叉催疌了殘紅。佑

置出一個花團錦簇的彝台，叉無情的拆

除榷毀了紫姥紅嫣，只留下一片一望無

際的綠野平蕪。

斜陽，叉銜山欲落，蒼茫的大地，

寥廓凝寂，他落寞地把目光投向漸羲夜

幕吞噬的遠方，一種刁詼0台何處來，也
無以名之的愁緒，如夜幕般，形成了一

片灰色的網，台四面八方，向他逼近．．．

辛苦料理文章，藏諸名山，以俟來
者，也是古人一點癡心吧?萬世千秋，

就永恆而言，也，才、邐是^之間哪1-

個人，當世尋不到知乙，叉畫碎1期於後

世?印使後人稱賣，對寂寞一生的作者

，叉有什麼意義呢?

與其把台己埋在“不遇”的籠牢裡

，何如拓展心境，不求見容於人、於世

，而去容人、容世?看!只要把門窗打

開，雨中的紅花，庭前的綠樹，不都隨

著時令季節，展現丰姿，夭地萬物，不

都成了台家的陳設?

春，是留不住的，又何必徒台為了

必然消歇的群芳，在杜鵑聲聲“不如歸

去”中感傷呢?讓花台然地展放、萎落

吧!當群芳落盡，台有一季J 綠的夏，

送入眸中。

這一闋“水調歌頭”，是清乾隆時

代的詞人張惠言的作品，他有一糸列的

“水調歌頭”，寫他對人生的了悟，頗

文，墨丱月f義

書垶王志義

圖才木慧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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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哲思;這一種瀟灑，帶有遣家超脫情

致的風格，使他在當時以“清空”標榜

的淅中詞風，大異其趣，他台己是主張

作品要有主題，要有內涵的 0他台己的

作品，正為他的主張做了揭示。他遜錄

了唐宋詞“詞選”二卷，台己的作品

“茗柯詞”，便附於“詞邐”之後，詞

作並不多，僅四十六闋而已，雖非大家

．，知也在清詞中佔了一席之地 0

78年 8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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